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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地

甘心做复旦社会学科建设的“铺路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

从国外传入中国，历经沧桑，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这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

1979 年成立中国社会学研

究会（1982 年改称中国社会学

会），选举费孝通任会长，复旦大

学田汝康教授当选第一副会长，

翌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设立

社会学研究所，标志着社会学恢

复重建和发展的起步。经过四十

多年的努力，我国社会学已满园

春色，前程似锦。

此后，中央领导都十分重视

社会学学科建设，直接或间接听

取社会学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意见。社会学家重视调

查研究，在“三农问题”、小城镇建

设、区域协调发展、国情民情研究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领域做出了

贡献。

意外受命筹备复旦社会学科
重建工作

我是伴随我国社会学恢复重

建走过来的。1978年底，我给哲

学系副主任胡景钟送了《外国社

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作为

承接搜集近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哲

学资料的汇报。翌年3月15～1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在北

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宣布恢复

重建中国社会学，要求北京大学

和复旦大学先行恢复社会学系。

不久哲学系主任胡曲园根据学校

意见安排我转向社会学，负责筹

备复旦大学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

作。自始，我半路出家，从业余爱

好转为正业，甘心情愿做复旦社

会学科建设的“铺路石”，自嘲“自

投罗网”，投入了社会学行列。

我无意中从社会学史角度撞

墙进入了社会学学科领域，但对

其理论和方法知之甚微。哲学系

放手，学校提供学习提高条件，如

安排我参加 1980 年和 1981 年夏

季两期北京社会学讲习班学习，

参加1980年教育部组织、费孝通

主持的《社会学概论》编写和教育

部有关社会学教学研讨会，给我

打下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我保持与学界的关系，得到兄弟

院校和教育部高教司对复旦建立

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学系的支持。

我边学边干，边干边学，1979 年

秋季先行在哲学系组织本科生进

行社会实践，到街道、工厂、工读

学校等调查婚姻家庭、青少年犯

罪等问题。最远到了江西德安县

米粮铺拖沟岭共青城（又名“共青

社”、共青垦殖场），实地调查

1955 年秋天上海 98 位上海青年

志愿者安家落户的历程，深为他

们自力更生的拓荒奋斗精神所感

动。学校对哲学系这种社会学的

教学实践给予肯定和支持，教务

处全额报销差旅费。哲学系将教

学实践制度化，纳入教学计划，每

个年级安排 4 个星期，由我讲授

怎样做社会调查专题，或请专家

做辅导报告。

我在转型中学习，加深了对

调查社会问题的认识，但不认可

社会学是只研究社会问题的学

科。1981年秋起，校教务处先后

在全校开设《社会学概论》和《社

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选修

课，后两门由派往南开大学社会

学专修班结业后留校任教的范伟

达和周雪光分别主讲，我主要讲

授《社会学概论》，多时有两三百

人。哲学系1978级陈中亚、应廷

甲、许志远和吴立江四同学的教

学实践报告《上海市苏北人问题

的调查》获 1982 年中国社会学

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和《中国青年》杂志社联合举办

的“社会调查征文”一等奖，并在

《中国青年》杂志第 11 期作为唯

一的征文代表予以刊载，组织者

以“社会学的新希望”为题发表了

总结，这是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社

会学学科的激励与期盼。

难忘谢校长的关爱和指导

为做好社会学系的恢复重建

工作，先行进入哲学系社会学教

研室的老师和职工师同心协力，

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添砖加

瓦。我负责编制《复旦大学社会

学专业教学方案》，吸取了兄弟院

校和海外的经验，在哲学系领导

的指导下反复修改。我起草了

《关于聘请费孝通任复旦大学社

会学兼职教授的请示报告》、《关

于复旦大学建立社会学专业的请

示报告》、《关于恢复复旦大学社

会学系的请示报告》等。在这个

过程中，谢希德校长给予的关爱

和指导使我难以忘怀。谢校长自

1983 年担任校长后大力扶持社

会学学科建设，凡有美国社会学

教授来访，她总是尽力接待，并让

外事办公室安排我和其他教师参

加，以了解国外社会学最新动

态。为筹建社会学专业和恢复社

会学系提出要求，细化指导，对我

提出的要求和建议总是给予意

见，曾两次在家里接待我。1988

年 8 月，我去她家里汇报社会学

专业已招生，为更好地进行教学，

学校能不能早日批准恢复社会学

系？她看完我带去的《关于恢复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请示报告》

后说，可以在开学后由校长办公

会议审议，希望我们做好准备。

10月10日上午，即列入校长办公

会议议程，社会学系恢复筹备组

黄海泉（时任系党总支书）和我列

席并作汇报。谢校长首先肯定哲

学系所做的努力，谈了自己同意

的意见，与会的庄锡昌等几位副

校长也一致同意，同时提出了一

些继续努力的意见；具体班子由

组织部研究。翌年1月由副校长

庄锡昌在哲学系教职工大会上宣

布：学校批准恢复社会学系，系主

任田汝康、副系主任黄海泉，党支

部书记刘豪兴协助系主任工作。

头几年因我相对熟悉学科结构，

协助系领导抓教学和学生工作多

些，晚上经常出现在男生宿舍，了

解同学的学习情况和对教学的意

见和要求。黄海泉主要分管教师

队伍建设，从哲学系调派有志社

会学科的中青年教师从事社会学

教研，至 1988 年秋，社会学教师

达 9 人。因系主任田汝康在美

国，黄海泉退休后由我主持系务

1 年。彭希哲担任系主任后，我

专注自身教研和教职工党支部工

作。谢遐龄任系主任时期，我任

副主任分管教学，联系同学较多，

常能听到同学的心声，帮助改进

教学。

复旦社会学科已有广泛影
响力

我先后主编《国外社会学综

览》《社会学概论》《农社会学》（后

二书均已第三版），出版合著《人

的社会化》《旷世的忧思——费孝

通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发表

《费孝通社会学思想述评》等费孝

通研究的系列文章，编辑出版费

孝通的《志在富民》《江村经济》

《乡土中国》《文化的生与死》《怎

样做社会研究》《中国城乡发展的

道路》《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

击记》（译文）等著作，300多万字。

1982年元旦次日，我走进江

村，参加费孝通倡导建立的“江村

社会调查基地”的首次调查，日后

我基本年年前往进行追踪考察，

经常组织学生前往参观访问或做

专题调查，至今 40 年，持续记录

江村的变化发展。我从这个“知

识的源泉”——社会学实验室获

得许多知识，运用到课堂和教材

编写，“江村是一部读不完的书”

的体验语已被广泛认同与传扬。

1999年走出江村，暑假组织教师

和学生参加乡镇调查，提高了对

农村基层的了解和认识，已出版

《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

七都镇调查》《以工兴镇——苏南

七都镇再调查》两书。我主持编

纂的《开弦弓村志》实现了费孝通

的宿愿，成为编纂村志的样本。

更可喜的是，许多青年学子在参

观访问江村过程中获得亲身体

验，立志社会学的学习与研究，薪

火相传。

今天的复旦社会学科在国内

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我深信，

复旦社会学科会走在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服务的前列，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同体做出

更积极的贡献。

文/刘豪兴（社政学院退休教

授）

（本文得到社政学院苏忠鑫、

何立民、刘勇和哲学学院王晓萍

的热情帮助，谨致以感谢。）

Facebook 在 10 月底改名为

Meta，这个名字来源于“元宇宙”

（Metaverse）。元宇宙并非是一

个全新的概念。1992年，美国科

幻大师尼尔·斯蒂芬森在其小说

《雪崩》中描述元宇宙：“戴上耳机

和目镜，找到连接终端，就能以虚

拟分身的方式进入由计算机模

拟、与真实世界平行的虚拟空

间。”

多年以前，电影也想象过元

宇宙。最具代表性的是斯皮尔伯

格的《头号玩家》。在这部电影

里，2045 年的人们可以通过 VR

眼镜，进入虚拟世界“绿洲”。

VR/AR 眼镜、触觉手套、体感

衣、座椅等可穿戴设备... ...通过

这些，人们可以穿梭于三维数字

世界和现实世界。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被

认为是继个人电脑、移动电话后，

颠覆人类生活方式的新一代计算

和通讯设备，它使人机交互从平

面交互转化升级为沉浸交互。随

着技术的升级，VR 将在人们的

远程办公、在线社交、实景学习、

虚拟娱乐等领域发挥越来越多的

作用。尽管当下普及度还不高，

但这一“灵境技术”终于从科幻照

进了现实。

在二维时代，人们在接触媒

介时总处于内容之外，而通过

VR/AR 沉浸式媒介，人可以置

身于内容之中，5G 时代的技术

发展将进一步融合虚拟数字世界

与现实物理世界，给用户带来沉

浸式、交互性的体验。如华为轮

值董事长郭平所言：“VR/AR是

下一代体验革命和计算平台，是

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融合的进

阶，是算力、联接和显示的革命性

升级。”

2016 年被称为中国 VR 元

年。然而，尽管 VR 已经热议了

多年，但总体上却仍然处于实验、

观摩的状态，其原因主要在于仍

面临着通信、芯片、光学等领域的

技术瓶颈。

5G 时代的开启会加速元宇

宙的实现吗？科幻片中的图景真

的会照进现实吗？

元宇宙似乎还遥不可及，但

就像多年以前，我们也不曾想到

4G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一样，在未

来来到之前，我们也许很难想象

技术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对大

众媒介来说，底层技术迭代会促

使媒介的生态发生变革，如报刊

所依赖的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所

依赖的声音和影像的传输技术

等。

从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1G)

到今天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5G)

的商用，移动通信技术已经历约

40年的演进，平均每十年左右经

历一次换代升级，与传媒业的关

系也经历了一个从分隔、接近到

融入的过程。

在 1G 和 2G 阶段，由于只能

进行语音通信和以短信、彩信为

主的文本通信，移动互联网尚处

于萌芽阶段。虽然2G阶段已经

开始使用数字传输技术，可以上

网浏览，但传输速率低、带宽小、

网络不稳定，总体上其功能仍局

限在通信领域，对大众传媒的影

响相对较弱。

4G时代，媒体“分而治之”的

格局被打破，起源于3G阶段的短

视频蓬勃发展，各种网络直播垂

直门类兴起，媒体融合已成为大

势所趋，甚至对原有媒介生态产

生了颠覆效应。

在同等覆盖密度和正常状态

下，5G的登场将从带宽、速率、时

延、能耗等全方位弥补4G的诸多

短板，使移动通信技术作为重要

的媒介底层技术从3G时代的奠

定、4G 时代的稳固走向 5G 时代

的核心位置。 文/ 唐 俊

科幻片里的媒介图景会照进现实吗？

《万物皆媒：5G时代传媒应用

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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